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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心中的学术昆仑
——忆钟敬文先生

□祝秀丽

1999年秋，我有幸到钟敬文先生门下读博，
与赵宗福师兄、庞建春师妹是同级。记得入学不
久，董晓萍老师就跟我们新生讲：“钟老过去是很
严厉的，当年我们弟子都怕他，别看他现在是位
老爷爷。你们不认真读书，可不行啊！”可是，在
我的记忆里，先生始终是一位恬淡、慈祥而睿智
的长者，总是在我们面前心平气和地口传身授如
何治学、如何做人，或许是因为我们和先生之间
如同祖孙般的年龄差吧……

每天下午两点半起床后，年近百岁高龄的钟
先生都有外出散步的好习惯。我们学生常常陪
着他，这也是聆听先生畅谈学术与人生的最好机
会。当时的我，还是学术路上的一只菜鸟，很少
会像三四十岁的师兄师姐们那样挑起有趣的话
题，向先生求教。由此，我觉得，更多时候自己只
是单纯地陪同老师而已。不过，现在回想起来，
那些陪先生散步的时光，对我的影响却是潜移默
化的深远。

先生请我喝茶

记得那个初冬的下午，先生说要到校外的
书店看看。那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和先生逛
书店。

我们穿过悬铃木高耸的甬路，出北师大校园
东门，过了天桥，到对面的盛世情书店转了转。
老板看见有位老先生光顾，十分热情，上前询问
我们：“有什么特别需要的？”先生说，要自己看
看。绕到书架前，先生认真地查看了书目，很快
就买下了两本感兴趣的书。

从书店出来，没走几步，先生驻足，建议到临
街的一家小茶馆去坐坐。我惴惴至极，因为没有
带钱包，作为穷学生，平时衣兜里也没有多少零钱。
如果像现在这样“手机就是钱包”，该有多好啊！可
是那时，我没办法开口说：“我来请先生喝茶。”

进了茶馆，倒是先生先儒雅地坐下，问我：
“小祝，你喜欢喝什么茶呀？”我很窘迫，一是自己
连一杯茶的钱都没带，二是自己从没有茶饮习
惯，不懂茶品之间的区别，就脱口回答：“先生，我
不喝茶。您自己喝吧！”

“来一杯尝尝吧！”先生建议道。接着，他看
看菜单，转向服务员，温和地说：“要两杯红茶。”
然后付了钱。

我坐在先生对面，环视茶馆里的陈设来缓解
刚才的尴尬。这是一家很小的茶馆，仅几张小
桌，但很是整洁别致。此刻，只有我们两位客人，
窗外是车水马龙的新街口外大街，这里是难得清

净的一方闲雅之地。我们坐在靠窗的藤椅上，窗
口一席微透的竹帘半垂半卷，让西斜的太阳把暖
黄色的光线洒落在先生的身上。我觉得，对于先
生这样的诗人，此时的画面充满了一种诗情画意。

茶来了。我们默默喝着。说真的，我连喝了
几口，只觉得茶水很烫，压根品不出茶的好坏。
偶尔，我抬头看看先生喝茶的样子，他在一小口、
一小口地啜饮。先生是“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
日无茶”的广东人，当然知道该怎么喝热茶了。
我心里在笑自己，我这个外行坐在茶馆里显得特
别滑稽，如果不是陪同先生来的话，我可能永远
都不会光顾这里。先生竟是有生以来第一个请
我喝茶的人。善良的先生或许常请学生喝喝茶，
我可能是最不懂茶饮、言语最少的那一个。不
过，喝茶可以代替我陪先生时总是不言不语的静
默，听着先生品茶的声音，我的心宽慰了不少。

那时的先生，总让我想起已故的爷爷，我喜
欢跟着爷爷在菜园里干活，或者坐在他的小屋里
听他和叔伯们讲古，但是很少和独自闯关东过来
的年过八旬的爷爷聊天。他们的世界都是那么
深沉静谧，当我面对的时候，好像一下子找不到
行走的方向，常常无话可说，可我又喜欢在他们
的世界的边缘守望，我知道他们世界的那一端是
诗和远方……

如今，20多年过去了，那杯茶的味道早已淡
忘，但是先生请我喝茶的情景，却仿佛在昨天。

先生的读书经

钟先生到教研室里上课的时候，习惯于坐在
长桌的一端，我们几届的学生都围坐在长桌两
边，像开座谈会一样。先生手里常常拿着几页打
印好的授课提纲，不断用细长的手指翻卷或摩挲
着页角。这些提纲更像是授课的道具，因为先生
几乎不看提纲一眼，整堂课只看着我们，如同促
膝谈心一般，那些精妙的话语娓娓道来。

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深入浅出地教导弟子
如何读书，特别是告诫我们这些刚入学的新生。
他说：“读书，要真正读懂，手抄、眼看、脑子理解，

还要反复读，直到领会。对待书要全心全意，因
为书像朋友，不深入，就是陌路相逢，不会帮助自
己，只有深交——读得最深、用功最多的书，才有
用。读书，不仅要有量，还要有质，有些书要一辈
子打交道的。”说到这，先生用了一个通俗易懂却
无比深刻的比喻，来解释读书的深浅和回报的多
少是成正比的：“鼓和钟，铁棍敲得最响，木棍次
之，麻秆再次之，灯草就怎么也敲不响了。读书
也一样，从书里获得的知识、能量、经验和思考有
多大、有多深，回报就会有多大、有多深。”

先生这是把一辈子读书的经验都传授给我
们了。去过先生家的人，都忘不了他那间书房里
的奇观：除了一张古老的小书桌、几把旧沙发椅
之外，余下的空间靠着四壁倾斜而下的都是书，
有陈年的，有新近的；有成套的，有单本的；有中
文的，有外语的；有友人赠送的，有自己购买的，
层层叠叠，五彩缤纷。来到这里，我们就仿佛置
身书海，嗅到的都是墨味书香。先生随手拿起一
本书，就会讲出这本书的优点或不足，提醒学生
阅读的时候注意体会。跟着先生学习，我们能不
成为爱读书、会读书的人吗？

有一次，散步回来，先生把书桌上两本故事
资料集递给我，指着折起来的页码，说：“小祝，把
这几篇故事帮我复印一下吧。”我很高兴能帮上
先生的忙，答应了一声，快步出了小红楼。我很
好奇先生要复印的是什么。展开书页，仔细一
看，原来是女娲神话。作为学生的我们，自然都
拜读过先生关于女娲神话研究的名篇《论民族志
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以〈女娲娘娘补
天〉新资料为例证》《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
话——对这类神话中二三问题的考察，并以之就
商于伊藤清司、大林太良两教授》等。在我意料之
外的是，先生到现在还一直关注着这个神话，连一
篇小小的口头神话资料都不放过。这种集腋成
裘、滴水穿石的治学品格，深深地震撼了我。

先生来宿舍小坐

还记得一天下午，我陪着先生在校园里散

步。先生手拿一根拐杖，穿着灰色呢子大衣，戴
一顶灰色礼帽，我扶着先生的左臂。

我不知道该和导师讨论些什么才好，因为自
己对做学问还是很迷茫。先生则直入主题地问
我：“最近读什么书啊？”我最怕被问到这个，害怕
他发现我没什么长进，但被问到了，只好如实回
答：“在读民间故事集。”先生听了，点点头，慢条
斯理地说：“多读故事集，有好处。做学问，首先
要熟悉材料，材料熟悉了，才能从中发现规律，写
出好文章……”

其实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钟先
生，和顾颉刚、赵景深等前辈学者一样，是非常看
重材料的，无论古代的或现代的、国内的或国外
的、个人的或集体的。材料就是要研究的对象，
所有的研究问题都源自于对材料的占有和解
读。先生反复强调重视材料的治学道理：“根据
材料，得出观点。理论是帮助我们理解分析的，
不能代替得出结论……”

听了先生一席话，我踏实了许多，心想，回
头我再到我们民间文学资料室里多找一些故事
集来看。说话间，正好路过我的宿舍楼，我高兴
地介绍：“先生，这是我住的宿舍楼。”没想到先生
说：“我们上去看看吧。”

一进宿舍大门，门卫阿姨大吃一惊，赶紧跑
出来致敬，我骄傲地说：“我导师钟敬文先生，到
我宿舍来看看。”穿过走廊时，路过的女生都惊奇
地看我们一老一少。有的一下子认出钟先生，赶
紧鞠躬行礼。简直像明星出场一般。

一推开宿舍门，室友艾丽辉正在看书，她抬
头看见是我们师徒俩，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激
动地笑迎问好：“钟先生您好，没想到您来我们宿
舍啦，快请坐！”谁都没想到这小小的宿舍里竟然
有一天会迎来一位贵客。

我请先生在我的床边坐下，希望他好好歇歇
脚。床的对面就是书桌和书架，我那并不丰富的
藏书，一下子都映入先生眼帘了。我们正准备给
先生倒杯水、洗点水果，好好待客，先生却只是稍
微坐坐，就起身告辞了。

过了些日子，先生从自己的藏书里拿出厚厚

的《耿村民间文化大观》上中下三大册，让我拿回
去看。估计他是注意到了我那小小的书架上书
籍有限。而后，我再去先生家时，他又递给我一
个小薄册子，是河南故事家曹衍玉的故事集《故
事婆讲的故事》。他说：“这本书给你吧。这个老
婆婆故事讲得好，故事记录得也很好。你拿回
去，好好看吧。”不久，先生又送给我山西故事家
尹泽的故事集《真假巡按》，也是说这本故事集
好，让我认真读。后来，我把很多故事家的故事
集都读完了，终于明白先生说的“好”的故事家和
故事集，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几本故事集忠实记
录了故事家的生平、代表篇目的地方化叙事和出
色的口语特征，确实是故事采录的经典之作。

从此，在先生的影响下，我养成了认真采录
和研读故事资料的习惯。那三卷本的《耿村民间
文化大观》，我在毕业前还给了先生家的少华老
师和小宜老师，因为先生当时只是让我拿去看，
没有说送给我。而曹衍玉和尹泽的故事集，我则
珍藏至今，这是先生送给我的宝贵礼物。每每在
写故事论文时，重新读到其中的某个故事类型的
异文，我都会想起钟先生亲手把这本书递给我的
那一刻。对我而言，先生的赠书不是束之高阁的
藏品，也不是他曾教过我的证明，而是一个伟大
的灵魂不断地引导我沿着一条故事实证研究的
道路毅然前行。

心中矗立的昆仑山

非常遗憾的是，在2002年1月，距离我们99
级毕业仅剩5个月，先生骤然离世，结束了我们
和先生之间那短暂却终生难忘的师生情缘。毕
业后，我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工作至
今，一直致力于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的研究
和教学。在我心中始终矗立着一座学术昆仑山，
那上面有钟先生亲手开拓的神奇悬圃，我只愿做
那悬圃里看护着奇花异草的小小园丁。

最后，借我写过的一首小诗，在此向恩师钟
敬文先生及其心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致敬：

所有的喧嚣，
都不会令我侧目，
只因你在那里，
闪耀。

街上的人群，
都在我眼前变幻，
成为你的样子，
微笑。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生活（社会）
观主导下的民俗学研究取向和田野调查的盛行，
传统的文化观主导的民俗学研究大大衰落了。在
这种情况下，关注语境、社会、表演过程、人、日常
生活成为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主流取向，以
往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中所关注的文本、类型、
事象、主题、文化等关键概念大大淡出了主流研
究的视野。但是，民俗学民间文学并不会因为这
种研究取向的变化而丧失其本身所具有的实证
传统，这种传统与社会学从孔德以来所推崇的比
拟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具有一定的差异。这
种实证传统立足于民俗学对于现实民俗事象的观
照，从具体的文本和民俗模式出发，客观反映特定
社会和民间文学形态中深层的文化内涵与生活样
貌。这种实证传统，在钟敬文先生关于民俗学学科
体系的构建中具有清晰的考虑和长远的规划。

对于民俗学文化取向的理解

钟敬文将民俗理解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与以
往所理解的“大传统”或者文人、封建士大夫意义
上的具有较强的知识性、思维性的文化具有较大
差异的文化，是与上层文化相对的中、下层民众
创造的文化，同时，也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
独特性的民族文化之一，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
位。为此，他专门提出“民俗文化学”的学术命题，
对“民俗文化学”的名称由来与学科性质、研究对
象的范围与特点、民俗文化在民族文化中的位
置、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学科体系结构、方法
论、功能效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钟敬文
《民俗文化学发凡》）

他认为民俗文化可以增强全体民众的民族
凝聚力。原始社会的民众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
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形成有关的民俗宗教和关
于生产的习俗，人们为了解释各种不可知的自然
现象和自然灾害产生的原因，在原始思维的基础
上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民俗仪式和民俗活动。后来
虽然文明不断发展，但是人们仍然依靠同乡会、
互助会等民俗组织来抱团发展。民俗不但对社会
成员发生局部的、专项的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
的整体产生共同的功能，它可以规范人们的行
为，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使社会成员产生巨大
的凝聚力。这些能够对全体社会成员产生功能的
民俗形式不仅有衣食住行等日常习俗，还有家
庭、村镇、城市、团体、机构、信仰、说唱等各种外
在的要素。民俗文化的这种凝聚力使社会成员像
被一把无形的仙绳捆缚在一起，将现在活着的人
与故去的祖先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可以将分布在
不同地区距离遥远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民族文化
是民族存在的标志，通过民族文化，我们可以看
到一个民族生活的全貌，了解民族发展的历史，
同时，还能推动整个民族不断向前发展。

钟敬文认为民俗是社会群体文化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不论是处于低级阶段的族群还是处于
较为进步阶段的社会，都需要通过民俗来实现对
于社会成员的行为约束，使人们成为一个整体。

同时，他还认为，民俗是民族文化史和文化
学的重要因素。他在给《岭南民俗》创刊号的贺信
中指出，民俗与其他种类的文化互相联系，形成

一个有机的“文化体系”。民俗产生、发展、演变与
消亡的过程与社会生活和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
文化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通过对于民俗现象的
搜集、调查和整理，可以为新时代的社会建设提
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对于民俗学学科体系的整体构建

基于对民俗学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理解，钟
敬文提出了自己对于民俗学学科体系的系统性
观点。

1986年，钟敬文在中国民俗学会的学术讨
论会上做了《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的讲
演，在该讲演中，钟敬文认为，民俗学的结构体系
应该包括六个方面，分别是民俗学原理、民俗史、
民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民俗资料学。
这六个方面既有理论的内容，同时也有历史的，
还有关于研究方法的内容。

此后不久，钟敬文在其《“五四”时期民俗文
化学的兴起》一文的基础上写作了《民俗文化学
发凡》一文，这篇文章虽然是提出一个有别于民
俗学的独立的“民俗文化学”，但是实际上也就是
民俗学，只不过是贯彻了作者“作为一种文化的
民俗”的观点的民俗学，在这篇文章中，钟敬文将
其所提出的“民俗文化学”的学科体系同样设想
为六个方面：一般民俗文化学、特殊民俗文化学、
描述民俗文化学、历史民俗文化学、应用民俗文
化学、民俗文化学方法论。这与《关于民俗学结构
体系的设想》中民俗学结构体系的六个方面有许
多内容是极为相似的：民俗文化学实际上就是民
俗学原理，描述民俗文化学就是民俗志，历史民

俗文化学就是民俗史和民俗学史，民俗文化学方
法论就是民俗学方法论，特殊民俗文化学和应用
民俗文化学似乎在前文的结构体系中没有对应
的内容，同样，前文所述的民俗资料学在这一结
构体系中也没有提到。

1999年，钟敬文出版了《建立中国民俗学
派》一书，在该书的主体部分，钟敬文同样对中国
民俗学派所主张的民俗学结构体系进行了详细
的论述，该结构体系包括六个方面，分别为理论
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历史民俗学、立场观点论、
方法论、资料学。这六个方面与上文提到的民俗
学结构体系同样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新增了一
个立场观点论。

钟敬文民俗学学科体系思想中
的实证面向及其学术影响

在钟敬文对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总体设想
中，民俗志和资料学始终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地
位。尽管有时候其表述是“描述民俗文化学”，有
时是“记录民俗学”，有时是民俗志和资料学，但
是不管如何，在钟敬文的认知中，对于民俗事象
的搜集、整理、记录、保存和运用始终不可或缺，
也是其他方面民俗学研究的学科基础。

对于钟敬文来说，民俗志和资料学类似于记
录各地植物生态的植物志、记录一地戏剧演出具
体情态的戏剧志，是原始的第一手的资料，是客
观的、纪实性的、不加任何人为因素的实证材料。
这实际上也是历史上长期以来盛行的各种地方
志、风俗志（如《中华全国风俗志》）、录（如《东京
梦华录》）、记（如《燕京岁时记》）所做的工作，就

是记录下曾经存在的民俗事象，为后来保存一份
难得的资料。这一对于民俗志的理解，也正是在

“志”这一概念的本义上来理解和使用它。这种记
录原始资料的取向在民俗学中不断发展，取得了
很大的成果，例如刘铁梁提出的“标志性文化统
领式民俗志”和“交流式民俗志”、邱国珍指导学
生从事的“民俗田野志”、董晓萍主张的“田野民
俗志”。另外，阐释人类学关于田野现场的“深描”
的观点也是对于田野资料的记录。

这种关于记录和描述的工作对于学术界产
生了重要影响，其一是大规模的民俗文化搜集保
存运动的开展。在钟敬文提出民俗学学科整体体
系观点之前，就有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风俗调
查会的歌谣征集运动、20世纪上半叶在解放区
盛行的民歌搜集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歌搜集
运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开展的

“三套集成”乃至后来的“十套集成”搜集运动。钟
敬文提出这一观点之后，冯骥才领导的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
程”和国内逐渐壮大的非遗保护运动都是这种民
俗资料记录与保存观点的实践。这些搜集、保存
民俗文化、民间文学资料的行动为记录民俗资料
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有
志于民俗学事业的地方工作者。

反思民俗学文化导向的研究路径

民俗学的实证传统在钟敬文关于民俗学的
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从民俗学的学科
史来看，这种立足于文化观的实证传统还有更多
的学术支撑。最突出的体现在民间文学研究中芬

兰学派所提出的历史地理研究法、民间故事研究
中的故事类型研究、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和日本
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方言周圈论”，以及日本民
俗学者对于民俗地图的研究中。在这些研究中，
虽然不同研究者关注的具体事象有所不同，但是
他们都强调民俗事象在不同区域中的分布、变迁
及其有关规律。

虽然近年来民间文学研究相对于以往大大
衰落、故事类型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方法以及方
言周圈论的影响力也大大降低，但是这一实证的
传统仍然是民俗学重要的学术积淀之一，或者
说，这些研究充分地证明了民俗学不光可以做具
体而微的阐释研究，还可以做大规模大范围的实
证研究。

刘宗迪在《超越语境，回归文学——对民间
文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倾向的反思》一文中将民间
文学的实证传统归结于关注语境的田野调查，更
具体地说是有别于采风派的田野派所采取的关
注语境、场域、社会空间、仪式背景、个人生活史
的科学的研究思路。这种科学田野使得人们能够
关注到民间文学展演的全部信息，而非以往所局
限的文本。刘宗迪认为，关注文本产生的语境等
外围信息最终是希望更好地理解文本本身，而
民间文学研究之所以衰落正是由于学术界忽视
了文本，过分地将焦点聚集于语境，因此，民间
文学要振兴就必须重新关注文本，关注民间文
学的文学性。客观地说，这种立足于语境基础上
的回归文学的新型民间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实证
研究，是相对于以往忽视民间文学展演现场的
生动语境的研究路径，显然这种研究要比以往
科学得多。吕微在《从经验实证的民俗志到纯粹
观念的民俗学》中将民俗学的实证传统理解为
一种经验式的描述，这种经验是与科学世界有
异的生活世界，实际上也就是客观的具体的社会
现象、社会事实。多年以前，庄孔韶在《“蝗虫”法
与“鼹鼠”法——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取
向评论》一文中同样对于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有一
个概括，那就是文题中所归纳的“蝗虫法”，这种

“蝗虫法”就是立足于大规模的区域研究进而发
现一些区域性的规律的实证研究。

可见，从文化的角度看待民俗更加注重民俗
本身所体现出的集体的性质，以及民俗对于其背后
的社会的映照。这样，作为民俗的文化才是一个可
以被分解、切割、透视、反观和比较的对象，这样的
一种研究视野，必然注重的是较大规模的民俗现
象集群而非单独的具有特殊性的民俗现象个体。

最近30年来，民俗学关于阐释的研究大大
发展了，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在民俗学研究中获
得了广泛的认同，这一倾向确实也对民俗学造成
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但是历史上所形成的关于将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看待而形成的实证研究传统
的丰富积淀同样也值得我们在今天进一步的挖
掘，以与阐释学派进行互补。当然，值得指出的
是，我们重提民俗学的实证传统并非是要回归采
风与上文提到的民俗资料搜集的简单工作中去，
而是要深入地挖掘民俗学实证传统所能够达到
的真正的学术深度，从而使民俗学的文化研究和
生活研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教师）

再思民俗学研究的实证传统
——重读钟敬文关于民俗志和资料学的有关论述

□邓 苗

1988年，钟敬文（右三）考察京西古幡会钟敬文（左一）与民间艺术表演者亲切交谈


